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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仪式传播、认同理论为基础，以奥运会为研究对象，关注奥运仪式在促进国家认同形成中的建构国家话语和国家
“共同体想象”功能、凝聚国家情感功能。同时指出了奥运仪式传播建构的国家认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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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林匹克运动会（以下简称“奥运会”）自１８９６
年滥觞于希腊，至今已成功举办了３０届，形成了独
具魅力、影响全球的奥林匹克文化。然而，全球化、

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变革和文化震荡，不断冲刷

着人们的认同意识，引发国家认同危机。奥运会作

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其蕴含的独特的

仪式文化，是促进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越来越多

的国家意识到利用奥运会的契机可以提高国民凝

聚力、增强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本文尝试从“仪

式传播”的角度来解读奥运会所建构的国家认同，

以拓宽现代奥运会的研究视野。

　　一　“仪式”与“仪式传播”

仪式与传播相伴而生，随着社会的仪式化进

程，仪式与传播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仪式传播也成

为传播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

（一）“仪式”概念

“仪式”作为学理上的概念最早见诸于文化人

类学的研究，以远古时期的神话、巫术和宗教为研

究对象。后续人类学家的研究把“仪式”视为文化

最初的样子，采用互疏、互文、互动的手段阐述仪式

与古典神话的关系，其研究对象不仅仅局限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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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巫术和宗教，而延伸至一切功利性以外与正式

地位存在关联的活动，包括诞生礼、节日、婚丧嫁娶

等事件。尽管“仪式”的内涵和外延都扩大了，但仍

属狭义的“仪式”范畴。如德国人类学家范·根纳

普提出的“通过仪式”理论，将其解释“每次状况、

社会地位、地点和年龄的更改进行的仪式”，分“历

年再现仪式”“个人生命转折仪式”两种形态。［１］维

克多·特纳以根纳普的理论为依托推动了仪式理

论的发展，提出了著名的“结构—反结构—结构”仪

式分析模型。［２］在他看来，通过仪式的适用场合既

包括年度性的节庆、秘密社团加入、部落出征等社

会性活动，又包括受文化规定内的对人的发展有重

要意义的时间点。

社会学家对仪式的研究，主要以仪式、神话以

及宗教间的关系、仪式的社会行为及其与宗教起源

间的关系，以及仪式在社会组织结构中起到的指导

性作用为对象，换言之，就是把仪式看做特定的社

会实践与宗教行为，［３］属广义的“仪式”范畴。例

如，埃米尔·涂尔干认为，宗教是由信仰和仪式构

成，仪式是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仪式是凝聚个

体、表达和加强个体情感与联系、维系和再造人们

生活的一种手段。［４］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仪式具有

减轻人心理影响与烦躁的作用，而且能够让人产生

达到幸福和目的感觉。［５］心理学家对仪式的研究，

往往把重点放在参与者的情感上，西格蒙特弗·洛

伊德理论认为，原始民族对万物有灵、禁忌、图腾仪

式的崇拜，属人类潜意识的冲动，是一种强制性的

行为。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则在批判继承弗洛

伊德理论的基础上，认为仪式和神话都是集体共同

潜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可找到其原来的本质、

意义。［６］

综上所述，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学科出发，对

于“仪式”的理解不尽相同。本文借鉴社会学领域

的“仪式”的定义，把仪式看成是实践者及其所处群

体采用标准化的、重复的、有特定意义的、非功利性

的交流手段或表演形式。

（二）“仪式传播”的概念

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被认为是明确提

出“传播仪式观”的第一人。在《传播的文化研究

路径》一文中，提出“传播研究包括传播的仪式观与

传播的传递观两大内容，前者重点关注的是加入、

联合、共享、具备共同的理念，并非在时间上与空间

上实现信息的延伸，但要在时间上进行社会维护，

是共享信仰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而非信息共享的做

法；后者则更倾向于信息的传送过程，是以控制为

目标将信息由一端传至另一端的过程。”［７］“传播

的传递观”强调讯息在地理意义的扩展，“传播的仪

式观”则强调传播的意义诠释。与“传播的传递

观”所生发的功能主义取向的美国主流传播研究过

分倚重实证不同，“传播仪式观”所生发的文化研究

取向，采用人文批评的方法阐释人们对传播的参与

以及在此参与中对人类整体意义的建构和共享，有

助于帮助人们理解“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

具有明显的超越意义。

较早提出“仪式传播”这一概念的是罗森布尔，

他在作品《Ｒｉｔｕ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中将仪式传播分
为“作为仪式现象的传播”与“作为传播现象的仪

式”两种，前者指大众传播活动的仪式化，如“媒介

事件”；后者指是带有传播性的仪式活动，主要有日

常的非正式仪式（如再见、打招呼）与社会生活中的

正式仪式（如婚礼）。他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探讨仪

式传播，认为仪式是一种最典雅、最适用于维护社

会秩序的手段，而仪式传播则是一种促进社会和谐

发展必须用到的最佳手段。［８］

不管是凯瑞首创的“传播的仪式观”，还是罗森

布尔的“仪式传播”，都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审

视传播问题。所不同的是，罗氏试图将前文所列的

所有仪式研究，包括宗教、日常生活中正式和非正

式仪式、传播仪式、媒介事件等，统统网罗至“仪式

传播”的研究范畴。罗氏用“仪式传播”涵盖了凯

瑞的“传播的仪式观”，内涵和外延更加广泛，研究

谱系也更加完整。

本文认为，仪式传播是在凯瑞“传播的仪式观”

基础上形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其关注的

论域可以划分为“仪式的传播”和“仪式化传播”。

前者关注宗教、神话、祭祀等仪式中所蕴含的“社会

关系的总和”，强调仪式传播研究所要致力揭示的

“意义”；后者超越了原初意义的仪式传播，着眼于

程式化的仪式在传播过程中制造同意和“想象的共

同体”的隐蔽性。在现代化风险和文化全球化的冲

击不可避免地使人们陷入认同危机的背景下，认同

问题（包括个人认同、集体认同和国家认同）成为仪

式传播的重要关注面向。

　　二　作为“仪式传播”的“奥运”

由上述“仪式”和“仪式传播”的理论观照，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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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会堪称全球性的仪式活动，奥运传播可以界定为

一套与奥运会相关的标准化的、重复性、非功利性

并具有特定意义的仪式传播活动。通过对奥运会

这一重大的传播仪式进行观照，我们可以窥见其蕴

含的国家认同。

首先，奥运传播是一种典型的“仪式的传播”。

从现有文献看，奥运仪式研究涉及社会学、语言学、

心理学等诸多学科，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将奥运视为

“仪式”。形式与内容的重复性、特定的时空性与共

同参与性、表演性与象征性等构成奥运仪式的主要

特征。上海大学学者胡全柱将奥运仪式分为个体

行动者的仪式化行动、集体行为者的固定化仪式、

民族／国家层面的仪式性事件三个层次；奥运仪式
的结构也可以分为个体行动者的仪式化行动结构、

社会历史长廊中的仪式性奥运会的整个布局、程序

性仪式结构。［９］在他看来，他认为，不同仪式主体展

演的仪式及其象征意义之间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

是由仪式主体间的递构关系决定的。个人、集体和

民族／国家三者通过“奥运”的仪式传播，实现“参
与、表达和建构”三重意义，搭建递增关系，形成国

家认同。奥运已经不再是一场简单的国际性体育

竞赛，而是一种可以激发“国家沙文主义”的更为可

观的途径。

其次，奥运传播是“仪式化的传播”。根据丹尼

尔·戴杨和伊莱休·卡茨的解释，媒介事件是指

“那些重大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其叙事方式可

以分为“竞赛”、“征服”和“加冕”三种类型。其中，

竞赛型媒介事件是有关“英雄”的叙述，可以细分为

智力竞赛、游戏节目、选美大赛、体育比赛等子类

型，这种竞赛具有周期性、规则性、固定性、公开性、

对抗性、游戏性等特征。［１０］在戴杨和卡茨看来，媒

介事件是“电视仪式”，媒介事件被大众传播的过程

就是“仪式化”。奥运会作为一种媒介事件，经由大

众传播，已经成为一种现代仪式活动。刘燕认为奥

运会的仪式传播特征主要表现在：形式与内容的重

复性与程式化、特定的时空性与共同参与性、进行

过程中表演性与象征性。［１１］

　　三　奥运仪式传播与国家认同的建构

从语义上，“认同”包含赞成、等同等意思，指的

是社会与个体对于某些意义的归属与追求。亨廷

顿认为，认同是个人或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

意识的产物。［１２］亦有学者指出，认同是社会成员对

某种群体的感情附着与归属认知的提升，［１３］由于

区分“我者”和“他者”的“自我边界”不同，认同也

相应地衍生不同的类型，如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等。

由此可见，学者们在对“认同”的界定上都有一个共

同点，即“在任何给定的情形下，认同的本性就是确

定自我的边界”。［１４］

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认同”是认知心理学的一

个重要概念，指的是社会上的人对其所属的国家与

民族形成的情感上的附着与归因认知。一些学者

把国家认同看作是“国家认异”，即一个国家确定自

己不同于别国的差异或特性，［１５］这不过是一个问

题的正反两面。这一定义虽被很多人引用，但内容

过于宽泛，且针对性不强。实证研究方面，亚拉巴

马州立大学的 ＡｎｄｒｅｗＢｉｌｌｉｎｇｓ教授根据国外对国
家认同感较为成熟的实证研究体系，认为国家认同

由爱国主义、国家主义、国际主义、自由主义、自我

意识五个维度构成，并对六个国家观看奥运会之后

的国家认同感进行测量。我国学者苏晓龙认为国

家认同至少包含异同感、归属感、忠诚感、理想感和

立场感这几层含义。［１６］本文综合上述学者对国家

认同的界定，通过考察历届奥运会仪式，探讨奥运

作为“国家仪式”是如何实现国家认同建构的。研

究发现，奥运仪式传播主要从国家话语、国家共同

体、国家情感三个层面建构了国家认同。

（一）奥运仪式象征是建构国家话语的一种

渠道

象征是仪式的核心，“没有仪式和象征，就没有

民族”。［１７］作为仪式的基本组成部分，象征符号的

作用主要体现在直接看见、触摸、听到无法感知的

情感理念、信仰、价值、精神气质上，［１８］并制造一种

权威的话语，进而实现仪式传播的目的。

奥运仪式在传播过程中运用了丰富的象征符

号：１．行动者的象征符：包括运动员的语言、动作和
服饰，观众的语言、动作、服饰、国旗、国徽、标语等；

２．固定仪式的象征符，主要有点燃主火炬、开幕式
表演、裁判员宣誓等；３．整体结构的象征符：包括奥
运圣火、奥林匹克旗帜、奥运会会标、吉祥物、会歌、

奖牌和纪念品等。这些丰富多样的象征符号构成

了一个巨大的象征系统，通过反复、程序式的传播，

构建了一套有着特定意义的国家话语。

首先，以个体“行动者”为主体的仪式象征符号

是识别个体身份的重要标志。通过运动员的服饰、

语言等符号，我们可以判断出其代表的国家。在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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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的特定时空里，个体身份超越了“个人”范畴，而

与民族、集体、国家等宏大叙事联系在一起。从这

个意义上说，个体的语言、服饰、动作等仪式符号，

其象征意义就是在观众、运动员和国家三者之间建

立情感纽带，使之同呼吸、共命运。比如，运动员代

表自己所属的国家参赛、运动员身穿的队服、运动

员夺冠后亲吻国旗、颁奖仪式上奏响的国歌等，这

些仪式符号使人们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身份认同，

培养国家认同感。

其次，以集体为主体的“固定仪式”是文化共享

的重要场所。奥运传播是一个以符号和意义生产

为主导的社会传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符号承载

着意义，意义阐释着符号，二者经由生产、维系、修

正和转变等环节，使奥运会演变成一场盛大的文化

共享仪式。圣火传递、开幕式及庆典表演、闭幕式

等固定仪式的传播，不仅把全世界对奥运的期待、

关注的目光聚集起来，而且把奥运会的东道主文化

带到了观众面前。奥运仪式被频繁用于建构国家

综合实力、民族精神、国家理想等话语。例如，２００８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祥云、昆曲、京剧、飞天、缶

乐、编钟、青花瓷、中国印、五福娃等中国元素的运

用，组成了复杂的符号系统，其背后隐藏的是对中

国民族历史文化、对中国当前改革开放政策的认同

等国家话语。２０１２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则融合了
包括钟、童话、莎士比亚、女王、工业革命、罂粟花、

憨豆先生、田园牧歌、００７、披头士等在内的文化符
号集合，形散神不散，建构了一套自由的、历史悠久

的，对现代文明的普世精神价值观充满认同的国家

话语。

第三，从整体结构的仪式象征来看，奥运会的

定期举办、会旗、圣火、会标、吉祥物、会歌和比赛奖

牌等，都是仪式性事件的象征。通过奥运五环相

扣，象征着世界五大洲同理想共团结，代表着国际

主义奥林匹克精神；会标则彰显着各个国家、民族

同奥林匹克的密切联合；圣火彰显奥林匹克精神的

神圣；吉祥物则代表着奥林匹克精神同奥运会举办

方的民族文化的充分相容；而代表奥林匹克精神在

世界各民族中发扬光大的是奥林匹克会歌；奖牌更

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象征着国家民族的骄傲、自

豪感。

（二）奥运仪式再现是建构“国家共同体”的一

种手段

在涂尔干看来，仪式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全面

唤醒一些情感与理念。集体的符号性活动可以采

取仪式的形式来界定自我，强化政治认同、群体团

结与社会认同，在思想政治方面为个体起到一定的

指导作用，增强个人的共同感与归属感。［１９］奥林匹

克运动会的理念是借由平等、公平、团结、理解、友

谊的奥林匹克精神及体育实践活动对青年进行教

化，唤醒青年为建设更加和平、美好的世界而奋

斗。［２０］然而，借由媒体所再现的奥运赛事，非但未

曾对“世界大同”的“全球一体化”的美好蓝图进行

描述，反而强化了东道主的国家共同体建构。奥运

仪式建构的“国家共同体”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

实现：

一是通过文化表演的途径激活“国家共同体”

的想象。格尔兹把仪式看作是一种“文化表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所谓文化表演，是通过多
样化的形式展现自我并不断实践的一种社会文化

反思或定义自我的行为，它能促使集体的历史与神

话变得更加戏剧化。［２１］奥运会是一种比较全面的

文化表演体系，约翰·麦卡隆把该体系的类型分成

仪式、景观、竞赛以及庆典。以文化表演手段为依

托充分展示奥运会的全程，再现当前的某部分生活

场面、历史，勾起人们的美好回忆。奥运会活动的

举办以时间为秩序，不同国家间的横向的文化表演

以及历史的纵向的文化表演的相互交织、分离，是

对他者的甄别与界定巩固、对自我的认识与传承的

过程，也是增强国家认同感、激起国家集体意识的

重要方法。

以奥运会开幕式为例，奥运会举办方会尽一切

力量将本国家、民族的文化、历史、民间艺术文化等

全方位地对外展现。其意义：一则，有利于界定他

国人民对本国的认同，提升本国形象；二则，可以增

强本国人民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三则，人们可以通

过“文化表演”直接感知或者间接直销相关国家的

象征意义文化符号。除此之外，从整个奥运竞赛表

演全程和项目设计中我们也可以更加了解一个国

家与民族的强项与发展痕迹。１９８８年汉城奥运会
开幕式中的假面具、跆拳道、草圈舞等透出浓厚的

东方民俗文化气息，作为参赛国的其他东方国家均

能解读到其中的韩国文化理念。第２８届雅典奥运
会的开幕式表演运用了大量的古希腊神话传说，借

用神话造型和巨型头像，以时间为序生动演绎了人

类文明的进程，借此向世界展现希腊对人类文明做

出的贡献，同时也将希腊悠久的历史和文明本质呈

０９



雷晓艳，胡建秋：仪式传播视域下的奥运会与国家认同建构

现在全球观众面前。在这一过程中也让世界人民

增强了对希腊的认知。

二是通过“战争”“英雄”等叙事话语，强化“国

家共同体”的归属感。埃德加·莫兰指出，民族国

家这一思想体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就如同一个既

有父性又有母性的神话存在，它有自己的信仰、祭

祀以及宗教，在更好地让本民族人民绝对服从并热

爱自己的宗教信仰的同时，从中得到滋润。［２２］刘红

霞分析传媒报道奥运会时，认为传媒运用了“战争”

这个隐喻，将奥运会报道成一种没有“硝烟”的战

争，运动员和运动队被视为保卫国家的勇士，参加

奥运会被各个国家视成一种在全球竞技场上充分

展现本国竞技体育的资格。在奥运会中，个体运动

员“为国家而战”的意识就更加明显，媒介报道中运

用“英雄”的隐喻，将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塑造成民

族、国家的“英雄”，并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说法

将“国家共同体”想象传送给受众。

（三）奥运仪式体验是凝聚国家情感的一种

渠道

民族认同本质上是一种情感认同，国家认同建

构不论是从文化上还是从政治上，最终目的都是要

使人们从感情上把国家感放在第一位。迄今为止，

没有哪一项国际赛事能超越奥运会所产生的情感

影响力，特别是奥运与传媒的“联姻”，使得体育竞

技更具集体情感煽动性。

一是通过塑造“集体狂欢”的媒介图景，营造民

国家荣誉感。按照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人们生活

在两个不同的生活不同的世界中，其一为相对自由

不受任何束缚的生活，在这一世界中人与人的交往

无需拘束，人们对神圣物不存在任何信仰，这是属

于平民大众的世界，是临时搭建的通往理想世界的

桥梁；其二是相对严肃的、日常的、要严格按照等级

秩序生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现存权威秩序与

官方意识形态居于主导地位。［２３］巴赫金用“随便而

又亲昵的接触”、“插科打诨”、“俯就”、“粗鄙”四个

范畴描述了“狂欢世界感受”。以此观照，奥运会在

赛事开展与仪式庆典过程中，其狂欢的仪式、参与

者、狂欢语言、狂欢广场等方面，都具有整个国家／
民族或者人类社区的“集体狂欢”特征。奥运会跨

越了年龄、文化、财产、民族等因素的限制，是能引

发全球共鸣、跨越文化鸿沟的“集体狂欢”；对于民

族／国家而言，各民族／国家所特有的民族文化能在
某种意义上代表国家／民族（如巴西足球、中国武

术、美国篮球），它们能引起本国民众的构建身份认

同达到巅峰；在整个竞赛过程中，本国运动员获得

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奖牌或者首枚金牌以及每个项

目赛场上赢得的胜利，都能促使国家与整个民族的

人民的国家荣誉感达到一个顶峰。

在媒介营造的“狂欢”镜像中，个体要把日常生

活中平凡的事物抛弃掉，主动地与集体、国家、民族

相融合形成共同的自我；不同的是，他们进入了更

宽广的公共领域。［２４］个人的情感体验可结合爱国

主义思想，促使自身的民族情怀上升到新的高度，

亦可结合现实政治对自己的理念与认知进行巩固。

但这种“狂欢”本质上已经偏离了巴赫金的狂欢理

论，是一种“拟态狂欢”，［２５］容易引发国际争端、球

迷斗殴等消极后果。

二是通过制造危机气氛，唤起国家使命感。在

奥运仪式体系中，大型庆典仪式（如开幕式、闭幕

式）固然可以形成富有冲击力的场景，唤起国家使

命感；但这类庆典仪式的表演形式、实践者的心理、

行为方式、场景的设置等都有一定的虚拟性，势必

会削弱其激发国家提升自身能力的作用。而难度

高、强度高、比赛情绪高度紧张以及一切未知的奥

运赛事，则融合了竞技体育所具备的各项“真实”要

素（如对抗、成败和博彩等），能在短时间内与参赛

国民众建立情感“粘连”，唤起个人与国家“同呼

吸、共命运”的使命感。赛事的竞争越激烈，观众的

紧张情绪越突出，由此营造的民族／国家使命感越
强。在代表本国的运动员夺冠／失利的时刻，民众
的情感值往往达到最高峰值。媒介甚至可以借助

仪式为个体创建一个特殊的“阈限期”。公开性的

阈限常常发生在颁奖仪式、赛后采访等环节中。在

公开性阈限阶段，每个社会成员都成为“阈限人”，

在仪式进程中表现出正常的社会关系的彻底颠倒

（如运动员退赛、伤病、失利等）。当仪式一旦结束，

人们的社会关系又回归正常。心理学认为，在“颠

覆”与“正常”的特殊“阈限期”，个体在自我改变、

认识以及自我导向方面具有很大的潜能。［２６］此时

媒介可以利用这一特殊“阈限期”，一方面帮助个体

克服胜利之后的空虚、失落等消极心理，另一方面

在“议程”的协助下使民众的讨论限定在合理的范

围，这样既可以为民众的情绪宣泄找到出口，还能

增进民众的自我理解、自我建构，使之对整个民族

的强大与国家的强盛产生认同感，认同感产生使命

感，使命感造就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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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结语

在全球化时代，由于文化复制与工业文明的标

准化生产会影响到民族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发展，国

家认同也会遭遇危机，因而国家认同问题的建构和

重塑，成为当下学者们讨论的一个热点。以奥林匹

克精神为基础的奥运会，是一项具有社会文化意义

的仪式性事件，它赋予了现代体育运动全新的政治

社会化功能，为建构国家认同提供了重要契机和绝

佳素材。奥运仪式在国家认同形成与强化中具有

的功能主要体现在：通过仪式象征建构国家话语；

通过文化表演、“战争”和“英雄”叙事形成国家的

“共同体想象”；通过制造“集体狂欢”和危机气氛

的情感体验凝聚国家情感。

需要指出的是，奥运仪式虽能够促进一国国家

认同建构，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建构的国家认

同依旧存在缺陷。首先，奥运仪式重体育的工具理

性轻价值理性；其次，由于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和

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很容

易形成排他心理与偏狭心理。

为此，我们既要充分了解奥运会等大型国际赛

事在建构国家认同中的积极作用，又要防止其被狭

隘的民族主义所利用。同时，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

的背景下，如何利用奥运会的契机，促进科学、理性

的国家认同的形成，获得更多的国际认可，也是我

们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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